
《工作大重組》（一） 

 
AI進入職場後，很多人的反應，先是興奮，之後便是焦慮。因為我

們過去花很多年練熟的工作，例如整理資料、製作報表、寫程式、

做簡報，現在演算法可能幾秒就完成。《工作大重組》一書指出，真

正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「AI會不會取代我」，而是「當例行工作被接

手後，我還能夠提供什麼只有人才能做到的價值？」 

 
作者用阿波羅 13號事故來比喻「現在」這種時刻。1970年，太空

船在距離地球約二十萬英里的地方發生爆炸，氧氣不斷外洩。當警

報響起時，飛行主任克蘭茲沒有讓控制中心陷入恐慌，而是要求工

程師把危機拆成一個個眼前可以解決的問題。這種做法，也適合今

天面對 AI衝擊的工作者：大家先不要被「整個職涯會消失」這想像

嚇倒，而是先處理下一個可以行動的問題。 

 
生成式 AI在短短數月內就突破一億名使用者，正快速進入程式設

計、設計、財務分析等領域。這種變化不像過去緩慢演進，而更像

S型曲線進入攀升階段。但，人的大腦天生不擅長應付高速變化。

杏仁核面對快速科技變動時，可能像面對威脅一樣啟動戰鬥、逃走

或僵住反應，因此焦慮本身並不奇怪。 

 
歷史也提醒我們，單純抗拒科技通常不是好策略。1811年，英國盧

德派紡織工人曾毀壞威脅工作的機械織布機，但新技術最終仍然創

造了新的技師與工程工作。在歷史中真正能留下來的人，不會停在

原地，而是重新建立自己的價值。 

 
AI真正逼我們面對的，不只是技能淘汰，而是重新思考：哪些事情

值得交給機器，哪些能力必須由自己變得更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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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大重組》（二） 

 
如果 AI可以接手大量重複工作，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是：為什麼

我們的工作，原本就塞滿這麼多重複的事？《工作大重組》一書把

答案拉回到工業時代。 

 
二十世紀初的倫敦，有一種職業叫「叫醒工」。當時，瑪麗．史密斯

每天清晨拿著吹豆槍，把乾豆射向工人的窗戶，提醒他們起床上

班。這份工作曾經穩定存在，直到廉價鬧鐘普及，短短一代之內就

消失。 

 
作者認為，真正可惜的，不只是史密斯失去了工作，而是整個制度

曾把一個人的能力，壓縮成一個機械化、重複性的動作。這種思維

其實沒有離我們太遠。十九世紀的村莊鞋匠會認識每一位客人，依

照不同腳型調整鞋子，工作裡充滿判斷與個人經驗。但工廠出現

後，速度、規模與可預測性成為最高原則，人開始被要求像旁邊的

機器一樣運作。 

 
後來，藍領和白領看似分開了。藍領在生產線上重複動作，白領則

進入辦公室，理論上應該從事思考、創造和設計。但現實是，很多

辦公室只是變成「資訊流水線」：轉寄郵件、追進度、改格式、參加

沒有必要的會議。書中引用的研究指出，專業工作者大約有六成時

間花在這種「為工作而工作」的活動上。 

 
所以，AI真正帶來的機會，不只是把工作做快，而是逼我們離開效

率至上的舊邏輯。當機器接手那些機械化部分，人反而有空間重新

使用判斷、創意、同理、信任和關係建立等能力。真正的轉型，不

是學著更像 AI，而是終於有機會重新成為更像人的工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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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大重組》（三） 

 
AI時代最危險的職涯習慣之一，是太依賴職位來定義自己。過去公

司用職位決定薪資、階級和升遷路線，但 AI根本不在乎你叫經理、

分析師還是行政人員，它只會一項一項接手可以自動化的任務。《工

作大重組》一書提醒我們，與其問「我的工作會不會消失」，不如先

把每天做的事拆開來看。 

 
書中提到貝蒂的故事。1950年代，貝蒂在達拉斯一家銀行當行政秘

書，打字速度不快，也常出錯。後來辦公室換成電動打字機，碳帶

讓錯字更難修改，一個小失誤就可能整頁重打。她平時也替銀行櫥

窗畫字，從油漆工身上想到一個方法：寫錯了，就直接塗掉。於是

她在家調出和信紙顏色相近的顏料，帶到辦公室修正錯字。她真正

理解到，自己的工作不是「完美打字」，而是「交出沒有錯誤的文

件」。這個想法最後發展成塗改液，並讓她建立起一間價值數百萬美

元的公司。 

 
啟發自這故事，作者建議，我們可以把工作分成三個桶。第一桶是

例行、可預測、規則清楚的工作，例如整理資料、重複輸入，最適

合直接交給 AI。第二桶是混合型工作：機器負責大量運算，人再根

據情境與經驗做判斷。第三桶則是最難被取代的人類工作，例如處

理辦公室政治、建立客戶信任、化解同事衝突。 

 
真正重要的，不只是分類，而是主動移動自己的工作內容。如果大

量時間仍卡在第一桶，職涯風險自然較高；把這些交給機器後，應

把更多時間移向第二桶和第三桶。AI時代的職涯安全感，不再來自

固定職位，而是來自你能否持續把自己推向更需要判斷、情商與關

係能力的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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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大重組》（四） 

 
我們很習慣用速度和解題能力來判斷一個人聰不聰明，但《工作大

重組》這本書提醒我們，這套標準其實只是來自一百多年前。 

 
1905年，心理學家蒙設計測驗，原本只是想找出需要額外學習支援

的兒童，評估注意力、記憶與解題速度。但工業時代追求效率，這

項測驗後來逐漸演變成 IQ，也讓社會形成一種狹窄想像：聰明就是

反應快、記得多、分析能力強。技術與邏輯於是被視為「硬實力」，

至於同理心、想像力和溝通，則常被歸類成可有可無的「軟技能」。 

 
然而，大腦並不是固定不變的。1990年代，神經科學家埃莉諾．馬

奎爾研究倫敦計程車司機，發現那些多年記憶大量複雜街道的人，

大腦中與記憶相關的區域比一般人更大，而且駕駛年資愈長，變化

愈明顯。這說明人的能力會隨著長期練習而改變，大腦本身具有很

強的可塑性。 

 
神經科學家薇薇安．明 研究軟體工程師的職涯後，也發現真正拉開

頂尖人才差距的，不只是名校學歷，而是「韌性」：面對失敗、壓力

和犯錯後，仍能重新站起來。高手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可能錯了，因

為他們更在乎找出真正的答案。 

 
作者因此提出五種 AI時代更重要的人類能力：好奇、勇氣、創造

力、同理心與溝通。這些過去被叫做「軟技能」的能力，正在變成

最重要的職涯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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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大重組》（五） 

 
過去的職涯很像一把梯子：進入一家公司，累積年資，一級一級往

上爬，最後退休。這套模式很適合工業時代，但《工作大重組》這

本書指出，今天的職涯已經愈來愈不像直線，而更像一面攀岩牆。 

 
書中提到攀岩冠軍莫．貝克。她天生沒有左手，十二歲參加營隊

時，輔導員甚至建議她不要參加攀岩，認為她的身體條件做不到。

但她還是爬了，而且找到自己的方法。別人沿著固定路線往上，她

會橫向移動、再換角度，甚至用肩膀當支點。對她來說，牆不是只

有一條正確路徑，而是一個可以根據自身條件重新解題的空間。 

 
作者認為，今天的職涯也是如此。固定升遷順序愈來愈不可靠，我

們需要自己設計路線，而這可以從三個問題開始。第一，我為什麼

工作？也就是找出真正的內在動機，而不是只照產業期待前進。第

二，我擁有哪些獨特能力組合？哪些技能的搭配，是 AI或其他人不

容易複製的？第三，我想往哪裡走？而且要接受，這個目的地可能

隨市場和人生階段持續改變。 

 
這種職涯模式需要更像創業者思考：持續測試、調整，甚至把限制

轉成新機會。同時，也要建立橫向的人脈網絡，因為不同位置的

人，會看見你看不到的路。 

 
未來的職涯安全感，不是找到一把永遠不會倒的梯子，而是培養能

力，讓自己無論面牆怎麼變，都還能找到下一個落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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